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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版 说 明

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, 长篇小说的创作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

而日渐繁荣 , 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均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, 为记录

长篇小说发展的历程 , 展示创作的实绩 , 长江文艺出版社决定每

年推出若干部长篇小说。凡能丰富中国文学的审美视野、小说艺

术的表现领域 , 满足读者的欣赏需求和阅读期待 , 具有“精英文

化、大众趣味、百姓情怀”品质的作品 , 不限风格、题材、篇

幅 , 不拘囿作家创作阅历 , 能体现上述宗旨者皆可入选。因出版

者地处神话传说中的“九头鸟”故乡 , 又因“九头鸟”体现了信

息时代“耳听八方 , 眼观六路”的特点 , 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

淀与鲜明的时代特色 , 故以此冠之。

“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”编委会

2001年 1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1

好不容易又盼到了星期六。苦藤河乡党委书记李冬明这天起

来得特别的早 , 早饭也没吃就准备到河那边连山镇坐火车回县里

去。其实乡政府并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概念 , 只有农忙和农

闲。在农村工作的乡镇干部都知道 , 农村一年有三个忙碌的季

节 , 一是春耕生产 , 二是秋收秋种 , 三是秋收秋种之后的征购入

库 , 农业税和各种提留上交 , 以及天下第一大难事计划生育工

作。这个时候别说星期六星期天不能休息 , 有时还得连夜赶到村

里去调解各种矛盾 , 处理各种问题 , 黑下脸来催粮催款 , 连吓带

哄地将计划生育对象弄到医院去割一刀或是上一个铁圈圈。到了

冬天 , 事情就少了许多 , 乡干部们聚在办公室打麻将乱扯淡 , 也

没人说你工作不积极。

只是 , 李冬明今年二月初来苦藤河乡做书记 , 已经半年多

了 , 还像在县委机关上班一样 , 加上他老婆孩子都在县城 , 到了

星期六 , 即便是村里有人扯皮打架动刀子打破脑壳他也不会去

管 , 一定要回城里去和老婆孩子过星期天。他的心原本就没有真

正到苦藤河乡来。县委赵书记那次送他下来的时候 , 就对他说

过 , 县里给他一些钱 , 只要他把苦藤河大桥修好 , 他就接他回县

里去。他已经下来半年多了 , 县里的钱还没有着落 , 他真急呀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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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没有修好 , 他还真不好意思向赵书记提出要回县里去的要求。

就是赵书记同意将他调回去 , 没有政绩 , 那个县委办主任的位子

只怕也难让他坐了。这次回去 , 他一定要问问赵书记 , 修大桥的

钱什么时候才能拨下来。

这时 , 办公室秘书严卉叫他接电话 , 说是常县长的电话。李

冬明拿起话筒 , 常方思县长就在那边大声地对他说 :“昨天晚上

召开常委会议 , 决定给苦藤河乡一百万修建苦藤河水泥大桥。小

李呀 , 你是从县委大院下去的 , 对我们西山县的情况是十分清楚

的。我们西山县是穷县 , 给你一百万 , 我们全县的干部职工就要

少发一个月的排骨工资。知道么 , 去年我们县只发了裸体工资 ,

六十元的下乡补贴、一百五十元的活动补贴都不发了。今年连裸

体工资都发不出 , 只能从裸体工资上再刮去一些皮肉 , 发裸体工

资的百分之八十。人们背地里叫它排骨工资。就连这排骨工资也

是上月接不着下月。为了迎接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部署 , 也为

了让苦藤河乡的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, 不拖我们西山县的后腿 , 我

是咬着牙给你这一百万的。当然 , 一百万肯定不够 , 大桥要修得

像个样子 , 上面要跑得货车。你们还得想办法从老百姓手中筹集

一些资金才行。”常方思突然加重语气道 ,“李冬明我对你说 , 这

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好 , 办漂亮 , 不然的话赵书记有意让你回

来 , 我也是要投反对票的。”

李冬明刚将话筒放下 , 常务副县长丁安仁又打来电话 , 也是

说修桥的事。丁安仁五年前还是县农业局长的时候 , 曾经在苦藤

河乡扶过两年贫。做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之后 , 还将联系点放在苦

藤河乡 , 去年做常务副县长 , 进了常委 , 才将联系点换到苦藤河

乡对面的连山镇。连山镇和苦藤河乡一河之隔 , 他还可以关照苦

藤河乡。按他自己的说法 , 他对苦藤河乡是有感情的。他说这一

百万是他积极争取的结果。不然 , 常县长和赵书记不会在全县干

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的情况下 , 顶住那么大的压力 , 给一个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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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万修桥。丁安仁在电话里以一个长辈的口气说 :“苦藤河上

没有一座桥 , 把苦藤河乡六千多老百姓隔在贫穷落后的困境之

中 , 是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一块心病。苦藤河乡的群众盼望在

苦藤河上修一座桥 , 真的是望眼欲穿。我在那里扶贫的时候 , 就

想给他们修桥的 , 那时条件不允许。今天 , 这个政绩终于让你李

冬明拿到了。只是 , 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十分的贫穷 , 全乡一千

六百八十一户 , 有一千四百三十余户还没有脱贫 , 只有一百多户

解决了温饱。奔小康的户在那里是凤毛麟角。你千万不要好大喜

功 , 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。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 , 他们就没法

活下去了。那样是会出问题的。出了问题你李冬明的前途也就彻

底完蛋了。就拿这一百万 , 给他们修一座桥 , 解决他们的过渡问

题 , 他们就对你感激不尽了。你把桥修好 , 我就想办法把你弄上

来。老婆孩子都在城里 , 一个人在下面不方便。再说 , 我们这些

老头子也快到趟了 , 还得你们来接班啊。我已经在赵祥生面前说

过几次了 , 你不错 , 是一棵好苗子。”

放下电话 , 李冬明开始心情还十分激动 , 过后 , 他就有些不

知所措了 , 两位县长 , 两种不同的指示 , 他该听谁的 ? 他拿起话

筒 , 将电话打到县委赵祥生书记那里。

赵祥生书记在那边说 :“小李呀 , 我正准备找你。”

李冬明问 :“是不是修桥的事 ?”

“你小子真精明。给你一年时间 , 能不能将大桥修好 ?”赵祥

生书记在那边大声问道。

李冬明说 : “我给你打电话 , 是想请示你 , 大桥修多大的规

模。”

“常县长没对你说 ?”

李冬明只在电话中嗯了一声 , 他不想将两位县长的意见说给

赵书记听 , 他现在需要的是赵书记的意见 , 赵书记怎么说 , 他就

怎么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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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今 ,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已经启动 , 我们西岭市乃至

我们西部几个省市都动起来了 , 很多的基础工程已经动工 , 需要

大量的水泥、石灰、木材等建筑材料。苦藤河乡有取之不尽的石

灰石、木材、楠竹、中药材。石灰石可以办水泥厂 , 可以烧石

灰 , 可以办卵石场。木材、楠竹、中药材都能卖钱。与苦藤河乡

一河之隔的连山镇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 , 刚刚动工修建的宁贵

高速公路也将从连山镇经过 , 多好的条件呀。可苦藤河乡的老百

姓住在金山上没饭吃 , 没钱用。你得想办法自己再弄一部分资

金 , 将大桥修宽一些 , 修牢固一些 , 上面要跑载重货车 , 以适应

西部大开发的需要。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创

造条件。要让苦藤河乡变成甜藤河乡 , 变成幸福河乡。那时 , 我

就光光彩彩地接你回县里来。”

李冬明放下电话 , 坐那里老大阵没有说话 , 他知道 , 这一百

万不是丁副县长争取来的 , 也不是常县长主动给的 , 而是赵书记

的意见。今年元月 , 西山县调整乡镇一级领导班子 , 三个月前才

从西岭市调来西山县做县委书记的赵祥生找李冬明谈话 , 让他到

苦藤河乡去做党委书记。他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做副主任 , 按说下

去做乡党委书记是极为正常的事 , 级别从副科上半个台阶到正

科。赵书记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, 说他年纪轻轻 , 却很有头脑 , 很

有见地 , 又有在机关工作的经验 , 让他在贫困乡锻炼一段时间之

后再回来 , 他另有任用。赵书记没有把另有任用的话说明白 , 但

他知道另有任用的意思是什么。赵书记下来的三个月里 , 他曾经

给他写过两个报告和一篇有关西部大开发的论文。论文在省委宣

传部主办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之后 , 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好评。

两个报告一个是在全县的三级干部会上做的 , 一个是在全县的国

有企业体制改革大会上做的。反响很大 , 干部们背地里议论说赵

书记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水平的领导。赵祥生心里当然高兴 , 他

曾经在一次宴会上流露过 , 说县委办公室主任快到趟了 , 到时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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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让能写的又年轻的笔杆子上。李冬明心里清楚 , 这个能写的又

年轻的笔杆子是自己无疑。可是 , 县政府那边却遇到了阻力 , 丁

副县长坚决反对他去苦藤河乡任职。说他的资历太浅 , 又没有在

农村工作的经验 , 将那么一个贫困乡交给他 , 肯定不行。还是赵

书记力排众议 , 他才得到来苦藤河乡任职的机会。

李冬明也不回县里去了 , 要严卉给各村下通知 : “今天下午

报到 , 明天 , 也就是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 , 时间

一天 , 任何人不得请假 , 不得缺席。”李冬明顿了顿 , 又说 ,“今

天上午召开乡党委会议 , 对每个党委委员都说一声。”

严卉那细细的腰身做作地扭了扭 , 一双白多黑少的大眼睛瞅

了瞅李冬明 , 说 :“我去问问顾乡长。”

李冬明心里忽地冒起一股怒火 , 他真想骂她一句脏话 , 可他

还是忍住了。这个时候他不想和这样的女人计较 , 冷冷地说 :

“快把通知下下去 , 这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意思。我这就去

跟顾乡长通通气。”说着 , 李冬明来到餐厅 , 对正在吃早饭的顾

家好乡长说 :“老顾 , 今天上午党委委员开个会 , 研究一下修桥

的事。县里已经做了决定 , 答应给我们一百万。”

顾家好勾着头只管吃他的饭 , 待他把饭吃完之后才抬起头来

淡淡地说 : “县里指示 , 国庆节前要完成秋收秋种工作。任务很

重 , 是不是忙完了这段时间 , 再坐下来开个会 , 专门研究修桥的

事。虽说县里答应给一百万 , 可这一百万还只是一句话 , 并没有

到手。县里穷得发排骨工资都还往后拖了两个月。这一百万还不

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划到乡财政账上来。”

顾家好今年五十三岁了 , 是苦藤河乡茅山冲村人。他的经历

很有一些传奇色彩。他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 , 那时学工学农学

军 , 连上小学的那几年他也没有认真读书。只是 , 那是个特殊的

年代 , 家庭成分决定一个人的前程和命运。他的家庭是三代贫

农 , 父亲在他刚生下来的那年给地主放木排时 , 淹死在苦藤河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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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尸体也没有找到。他家真算得上是苦大仇深的贫农了。他二十

岁那年 , 西山县办了个农业大学 , 他这个在生产队做了多年农活

的青年农民被推荐为苦藤河公社惟一一名上农业大学的大学生。

但这个农业大学很少读书 , 大部分时间是下田间劳动。农业大学

办了一段时间就解散了 , 他便回到了苦藤河公社。在公社农技站

做农技员。那时他年轻 , 吃得苦 , 又肯学习农业技术 , 公社领导

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。两年之后他就做了农技站站长。在农技站

干了二十多年之后 , 他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吃苦精神 , 得到了

苦藤河乡人民的信任 , 在乡人大代表会上被选为副乡长。只是 ,

做了副乡长之后 , 他就渐渐地开始变了。他说他辛辛苦苦工作几

十年 , 也该松口气了。三年之后他又被选为苦藤河乡的乡长。这

时 , 他在乡政府说的话比书记的话还管用。加上有丁安仁在后面

撑腰 , 他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。按他自己的话说 , 中国都这个

样 , 我不这样 , 人家会说我这人太无能 , 太迂腐。何况 , 县里下

来的干部天天和我在一块 , 我不这样 , 他们就不好那样了。于

是 , 他也敢进包厢搂着嘴巴涂得血红的三陪小姐 , 把自己嘴里的

酒水嘴对嘴地往三陪小姐嘴里喂。他也敢搞女人。开始是和乡妇

女主任郑秋菊搞。第一次搞郑秋菊的时候他还有些害怕 , 后来他

就不怕了。人家丁安仁搞十几岁的姑娘都不怕 , 自己搞一个半老

徐娘怕什么。和郑秋菊搞了一年多 , 他就有些不满足了 , 他觉得

睡郑秋菊虽然比睡自己那个粗皮黑糙的农村婆娘感觉要好得多 ,

但郑秋菊年纪毕竟大了 , 人也不漂亮。于是 , 他就打上了被丁安

仁弄到乡政府做服务员的严卉的主意。严卉还不到二十岁 , 人又

长得漂亮。和她睡觉肯定比和郑秋菊睡觉更有滋味 , 更刺激。他

知道严卉和丁安仁有一脚 , 但他要和她睡觉她是不敢拒绝的 , 在

苦藤河乡还是他说了算。于是 , 在丁安仁回县城的时候 , 他就摸

进了严卉的房里。严卉果然没有拒绝他 , 她只向他提出一个要

求 , 要他招聘她为乡政府办公室秘书。他答应了。于是 , 在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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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不在乡政府的时候 , 严卉就成了他的人。通过这件事 , 他也就

掂量出了权力的伟大和万能。于是 , 他利用它将亲弟弟顾家富从

茅山冲村弄到乡企业办做了副主任。不久 , 又将顾家富由乡企业

办副主任变成了主任 , 还让他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。再后

来 , 又利用它在河那边的连山镇修了房子 , 让老婆孩子都搬到连

山镇去了。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有些顾忌 , 慢慢地 , 就一

点顾忌都没有了。前面几届书记都是过田的水 , 在苦藤河乡待了

一年两年就想着法子回城里去了 , 对苦藤河乡的事情基本上是不

闻不问的 , 他顾家好怎么说怎么好。加上自己的身后还有一棵大

树靠着 , 老百姓有意见也没有用。有状告不响 , 有理没有地方

说。在苦藤河乡 , 他就是理。这几年 , 莫胡子、全安、何奔几个

人不是经常在背后告他的状么 , 结果怎么样 ? 莫胡子和全安的县

人大代表被他稍稍做做手脚就给弄丢了。何奔还被弄到老崖村蹲

了两年点 , 要不是李冬明下来做书记之后坚持要把何奔从老崖村

弄回来 , 他还要让他在老崖村蹲三五年的。他常常想 , 怪不得人

人都想当官。当了小官的想当大官 , 没有当官的跑官买官也想弄

个官当。当官真的好呀。他想把修桥的工作往后拖一段时间。他

有他的想法。他知道李冬明急着要把大桥修好 , 好回县里去做他

的县委办主任 , 进常委。他不急 , 他就会主动来找他 , 那时他就

可以向他提条件了。

李冬明心里一愣 , 昨天晚上县常委会决定的事情 , 他顾家好

比我还先知道呀 ? 他说 :“赵书记给我们一年时间 , 明年国庆节

大桥要修好通车 , 往后拖不得。我已经要小严发通知下去了 , 明

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 , 专门研究修桥的事。”

“既然这样 , 那就开吧。”顾家好用巴掌抹了一把满脸的油

汗 , 冷冷地说。脑壳里面却在使劲地打圈圈 , 你李冬明急着要修

大桥出政绩 , 老子得想个办法把修大桥的大权抓在自己手中才

行 , 百多万的工程 , 可是块流油的肥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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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冬明将几个乡党委委员叫到会议室坐了一阵 , 顾家好才懒

洋洋地走进来。李冬明说 : “开会吧 , 我先讲。我讲了顾乡长再

讲。刚才我连着接到三个电话 , 一个是赵书记的 , 一个是常县长

的 , 一个是丁副县长的。说的是同一件事 , 县里已经做出决定 ,

给我们一百万 , 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水泥大桥。修桥的好处我就不

说了 , 今天县里终于咬着牙勒紧裤带给我们一百万 , 我们自己也

得咬着牙 , 勒紧裤带再筹集一些钱 , 这座水泥大桥才修得起来。

这是一件事。再一件事 , 什么时候开工修大桥 , 今天要定下来。

我的意思是不能拖 , 时间越早越好。赵书记的态度很明确 , 给我

们一年时间 , 一定要把大桥修好。”

李冬明的话没说完 , 几个党委成员就议论开了 , 说真没有想

到县里这次会给一百万 , 上次才给三十万。都抱怨说我们在苦藤

河乡工作真窝囊 , 因为一个穷字 , 走哪里头都抬不起来 , 县里拨

了钱 , 那就修吧。李冬明问 :“再从老百姓那里集资多少钱 ?”

说到从农民手中弄集资款 , 大家就像吃了封喉药 , 一下都闭

住嘴成哑巴了 , 一双双眼睛不约而同地瞅着顾家好。顾家好有些

没好气地说 : “我看集资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吧。苦藤河乡不是别

的乡 , 农民饭都吃不饱 , 从他们身上怎么弄得到钱。县里给一百

万 , 我们全都用在修桥上面 , 能修多大的桥就修多大的桥。县里

知道苦藤河乡的情况 , 不会责怪我们将桥修小了 , 修窄了 , 上面

跑不得大货车。老百姓只要有座桥解决他们的过河问题 , 也就满

足了 , 谢天谢地了。要是把场面铺得过大 , 一百万用完了 , 集资

款又收不上来 , 怎么收场嘛。”

李冬明没有将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意见说给大家听。从顾乡长

的话中 , 他知道丁副县长已经将自己的意见对他说了。于是 , 李

冬明说 : “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。这是一件关系到苦藤河乡六

千多老百姓能不能迅速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事 , 我们不能草草地

就决定下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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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冬明的话没说完 , 乡党委副书记郑秋菊和副乡长吴生平就

都抢着发了言 , 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 , 一致反对从农民手中弄集

资款。说顾乡长的意见是正确的 , 还是要从实际出发 , 有多大的

裆 , 就缝多大的裤 , 千万不能好大喜功 , 只图个人的政绩 , 误了

苦藤河乡老百姓的大事。只有乡纪检委员何奔同意李冬明的意

见 , 他说 :“‘三个代表’中有一条 , 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

群众最根本利益的。上面也一再地要求我们要为老百姓办实事 ,

办好事。什么是实事 , 什么是好事 ? 我认为就是让人民群众从中

得到最大的好处的事。我们不能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过河的小桥

就算交了差 , 了了事。从小处说 , 我们要为苦藤河乡日后的发展

着想 , 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今后能过上好日子着想。从大处看 ,

也要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大形势啊。不要今天刚刚把桥修好 , 又觉

得不行了 , 明天又花钱修大桥 , 那样浪费就大了。现在让大家咬

咬牙 , 集一部分资上来 , 将桥修宽一些 , 修牢实一些 , 是很正确

的主张。我同意李书记的意见。”

李冬明说 : “我来苦藤河乡的时候 , 就去县交通局咨询过 ,

他们说四年前已经给苦藤河水泥大桥设计过一张图纸。是作双车

道设计的 , 全长二百米。中间两个大拱 , 两边两个小拱。修桥的

地点也选好了 , 就在河码头上面那段狭窄的河滩上。我们是不是

按那张图纸办 , 作四百万资金的预算。”

顾家好冷冷道 : “那都是老皇历了。今天的四百万能修好那

么一座水泥大桥 ?”顾家好发牢骚说 ,“我还想在苦藤河上修一座

能并排跑四辆大货车的水泥大桥呢 , 这现实么 ? 你们到老百姓家

里去看看吧 , 看看有几家一次能拿得出两千三千集资款 ? 我说 ,

办任何事情都不能意气用事 , 要从苦藤河乡的实际出发 , 要考虑

到群众的实际困难。带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不行的 , 都会

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。”

何奔说 : “我们不一定把这么多钱全部往老百姓身上压 , 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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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可以以工换钱。比如石灰可以自己烧 , 河沙可以自己筛 , 大桥

两边的保坎也可以自己砌。还有很多的小工我们自己都可以做。

这些我们四年前就规划过的 , 可以节约几十万元的资金。”何奔

顿了顿 , “那年 , 我们也搞过一次集资 , 如果那次咬咬牙 , 说不

定大桥早就修好了。”

顾家好听何奔这么说 , 那张四方脸立马就板了起来 , 一副十

分生气的样子 , 正要说什么 , 李冬明却将话接了过去 : “做任何

事情 , 靠的是决心 , 是精神。只要人心齐了 ,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

困难 ,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我的老家在农村 , 我那时才几

岁 , 就亲眼看见我的父亲和乡亲们饿着肚子在村子外边的小溪上

修筑水坝的情景。那时候的农村比现在要穷得多 , 是忙时吃干 ,

闲时吃稀 , 还要杂以瓜菜填肚子的艰难岁月 , 我们村里两百亩水

田年年受旱 , 十年中有九年减产。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 , 我们村

就别指望吃上饱饭。于是决定在山溪里修一条水坝。修筑水坝全

是抬岩挑沙的重活 , 我父亲和生产队两百多劳动力 , 从头年的八

月开始 , 到第二年的三月完工 , 都没有休息过一天。冬天下大

雪 , 溪滩上的冰雪有半尺厚。有一次 , 我父亲和几个壮劳力在溪

坎上抬水坝的基石 , 抬着抬着他就昏倒了 , 当人们把他弄醒过来

之后 , 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将石头抬上肩。那时我才五岁 , 在水坝

上玩耍 , 我知道父亲是饿得站不起来了。早晨父亲吃的是一碗南

瓜粥 , 中午回去吃中午饭的时候却将早上留下的半碗南瓜粥让我

吃了。我哭着不让父亲再抬了。父亲说 , 没力气抬也要抬 , 水坝

不修好 , 明年连南瓜粥也没有吃的。我们村的水坝修好之后 , 人

们的日子好过多了。我认为 , 这两年大家的日子都过紧一点 , 压

缩家庭的其他开支 , 说得严重一点 , 两年不吃猪肉 , 两年不穿新

衣服 , 咬着牙卖猪卖鸡卖粮 , 人均交五百元集资款不会有太大的

问题。这样 , 我们自己乡拿三百万 , 四百万就凑齐了。”李冬明

觉得不把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抖出来 , 顾乡长和郑副书记几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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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是绝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的 , 他继续说 :“从农民身上集一部

分资 , 不是我的意见 , 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。刚才他们

给我打电话就很明确地对我说 , 要我再从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手中

筹集一部分资金 , 把苦藤河水泥大桥修成双车道 , 上面要能跑大

货车。”

李冬明将话说到这个份上 , 郑秋菊和吴生平就不好再说什么

了。顾家好有些无可奈何地说 :“既然是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 ,

我就不好坚持自己的意见了。李书记是县里派下来的 , 底气足 ,

后面又有赵书记撑腰 , 遇到困难 , 赵书记当然会出面解决。我顾

家好在苦藤河乡土生土长 , 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背地里骂我没有能

耐 , 给乡亲们办不了什么好事。如今好了 , 做出政绩了 , 你李冬

明可以上台阶。天塌下来了有你李书记顶着 , 我们是大树下面好

乘凉 , 也懒得操这份心了。”顾家好将眼睛对着郑秋菊和吴平生

看了看 , 又说 , “既然明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 , 许多的事情

今天都得定下来。修大桥的工作一启动 , 就要动劳力 , 动资金。

没有一个领导班子不行。”顾家好顿了顿 ,“我的想法 , 大桥指挥

部的指挥长还是由李书记亲自担任 , 我和郑副书记吴副乡长给李

书记打打边鼓就是。主要的问题是要找一个具体办事的。也就是

具体分管后勤那一块。这个人很重要 , 要有和外面交往的能力 ,

要懂账目 , 会写会算 , 还要吃得苦 , 肯干事。你们看谁挑这副担

子合适 ?”

顾家好这么说过 , 就将眼睛对着大家看过去 , 大家都不做

声 , 有的还将头扭向一边。只有郑秋菊迎住他的目光说 : “我看

这副担子还是让顾主任挑合适 , 我们四年前就曾准备修大桥的 ,

也是定的他分管后勤工作。刚才李书记说的那个大桥的图纸 , 就

是顾主任弄的。他和县桥梁施工公司的张经理一直有联系。如今

的事情不好办 , 不靠熟人 , 不靠朋友 , 不靠关系 , 什么事情都办

不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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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秋菊的话音未落 , 吴生平也接着表态说他也同意让顾家富

分管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。“我看除了顾主任 , 我们苦藤河乡

再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⋯⋯”

“我不同意。”吴生平话没说完 , 何奔就大声地表示反对。

“你有意见可以说嘛 , 怎么那么个态度 ?”吴生平一副很不高

兴的样子说。

“我不晓得说话还有个什么样的态度。我再说一次 , 我不同

意。”何奔大声道。

李冬明见状 , 打断他们的话道 :“这个事放到下一步再研究 ,

先将村支书会议开了 , 把集资款的事情落实下来。我们乡是穷

乡 , 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的确不容易 , 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才

行。我们一定要有碰钉子、遇麻烦甚至挨骂的思想准备。这样

吧 ,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。明天的会议十分重要 , 全乡的干部职

工都要参加。企业办、农技站、农电站、文化站、国土站和乡政

府所有代管的工作人员也都要参加。这是我们苦藤河乡的大事 ,

全乡的干部职工都要动起来。从今年的国庆节到明年的国庆节 ,

这一年的时间里 , 苦藤河乡工作的重中之重 , 就是修好苦藤河水

泥大桥。”

2

这天下午 , 顾家好过河来到苦藤河对岸连山镇顾家富的连山

酒家 , 却没有看见顾家富。问在客厅值班的女服务员 , 女服务员

欲言又止。顾家好就不再问了 , 径直来到一楼东头一间兼做张朵

住房的保管室外边。保管室的门关着 , 顾家好大声地叫道 : “家

富 , 开门 , 我有话说。”

里面����一阵响 , 保管室的门就开了。酒店女服务员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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朵衣冠不整地走出来 , 低着头匆匆往客厅去了。顾家富则坐在张

朵的床沿上 , 脸上布满了不悦 : “哥 ,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嘛 , 在

门外大喊小叫的。”顾家富是顾家好的亲弟弟 , 四十六七岁年纪 ,

一米六的个头 , 肥胖的身子。在顾家好的一手提拔下 , 顾家富现

在成了乡企业办的主任了。苦藤河乡原本没有企业 , 这里的老百

姓穷 , 苦藤河乡政府也穷。乡企业办没有收入 , 顾家富的工资就

没有着落。在苦藤河乡扶贫的县农业局长丁安仁给他们牵线 , 由

顾家好签字画押 , 从县农业银行弄来了三十万块钱的贷款。顾家

富在苦藤河乡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。顾家富将他的酒肉朋

友匡兴义和宁占才弄来做两个厂的厂长。匡兴义和宁占才也是茅

山冲村的农民 , 却从来不认真务农耕田 , 长年在外面干些嫖赌逍

遥、欺诈撞骗的勾当 , 人们背地里说他们是两个头上长疮、脚底

流脓、坏透了顶的家伙。三个人将厂子弄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给弄

垮了 , 欠下了苦藤河乡九个村六十多万元木材款、八万多元小工

工资。银行三十多万元的贷款也一分都没有还。厂子垮了 , 花了

十多万元从浙江买来的别人已经淘汰了的机器也只能摆在那里生

绿锈。两位厂长却被弄到企业办来做了会计和出纳。三个人顶着

顾家好和丁安仁两把保护伞 , 巧立名目 , 自定规矩 , 从苦藤河乡

老百姓手中强行收取这费那费供他们吃饭、喝酒、打麻将、玩女

人。老百姓的意见大 , 乡干部的意见也大 , 却又奈何他们不得。

顾家好板着脸说 :“你看你像个什么样子 , 这么阳天白日你

不在企业办上班 , 却在酒店和女人鬼混。人家张朵的父亲是张有

财 , 茅山冲村的村支书 , 他要是知道你把他的女儿给弄了 , 他不

拿刀把你的脑壳当葫芦劈才有鬼。”

顾家富不服气地说 : “我又不像你们端国家的饭碗 , 由国家

管着。我们自己找钱给自己发工资 , 坐在办公室钱从天上掉下

来 ?”顾家富似乎对兄长这个时候来搅了他的好事有些耿耿于怀 ,

“他丁安仁每次下来还不是像条骚公狗 , 大白天就把女人拖到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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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让他睡。你自己和严卉是怎么干的我不晓得 ? 大白天的连房里

也懒得去 , 就在办公室放炮哩。”顾家富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不屑 ,

“我给张有财钱了 , 他张有财怎么会拿刀来劈我 ? 感谢我都来不

及哩 , 谁不把钱当成了娘老子。他那样的穷光蛋 , 想钱都想发疯

了。”

顾家好那张肥得鼓油的方脸红一块白一块 , 顾家富一席话说

得他真不知道怎么作答才好。如今他有钱了 , 连亲哥的话也听不

进去了。他真想臭骂他一顿 , 想想又忍了 , 说 : “你知道县里拨

款修苦藤河大桥的事么 ?”

“不知道。”顾家富刚才还紧绷着的脸立马就绽开了笑容 ,

“县里又拨了多少钱下来修桥 , 不会是三十万吧 ?”

“你不会想到的 , 县里居然给了我们一百万。”顾家好说。

“真的么 ? 一百万可不是个小数目。”顾家富那对鼓突的羊卵

子眼睛一下就发亮了 , “你们研究过了么 , 哪个做修大桥的后勤

工作 ?”

顾家好不回他的话 , 说 : “赵书记和常县长指示 , 从老百姓

手中再集资三百万 , 一共四百万 , 修一座双车道水泥大桥。”

“又要从农民手中集资 ?”顾家富有些担心地说 , “四年前用

他们的集资款炒地皮 , 我们兄弟俩赚得一些钱 , 把房子从茅山冲

拆迁过来 , 莫胡子他们一直还在告状 , 又向大家要钱修桥 , 这不

是惹火烧身么。把他们逼急了 , 真的会把我们兄弟俩的脑壳剁了

煮汤喝的。”

“李冬明有赵书记做后台 , 腰杆子硬得很。他坚持要从农民

手中集资三百万 , 我拦也拦不住。拦不住就由他去 , 我远离一些

就是。群众吵也好 , 闹也好 , 告状也好 , 或是喝农药上吊跳苦藤

河 , 都不与我相干。”顾家好顿了顿 , 又说 ,“过去的那些账目县

里都已经清查过了 , 有结论的 , 谁还有屁放 ? 这次集资弄出事情

来 , 他李冬明吃不了自己兜着走。家富我跟你说 , 修桥要成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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